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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任何文献都有其时代性。这里所说的时代性，一方面表现为单一文献的版本，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某一类文献集中纂修于某一时期。以地方志为例，明清时期是

中国地方志纂修的高峰时期，单独一部县志的前后历次纂修，多者有达十余次者。

另一方面，就方志这种文献类别来说，其修撰的时间又是比较集中的，清代方志

大多集中在康熙、乾隆、道光以及同治、光绪几个时期（参见表一）。修志集中

于特定的时段，表明竞相修志已然成为一时的风气，体现出具有“大历史”意义

的时代性特点。①这种文献的时代性，也同样反映在明清以来的族谱纂修中。江

西万载县清代以来纂修的族谱，截至 2006 年散见于公共图书馆的就有 270 种。②

根据笔者对万载族谱谱序编年的粗略统计，总共 358 次的纂修，清中叶以及清末

和民国时期是族谱编纂比较集中的时期（参见表二）。梁洪生对辛亥前后江西族

谱反映出的社会变迁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清末民初时期所修族谱的时代性。③本

文以江西万载县高村山湾李氏宗族纂修的族谱为例，结合文献产生的地域场景和

地方社会历史脉络，力图揭示出族谱文献与时代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表 1  清代江西及全国方志纂修情况统计 

 

区域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万载（10）

[1] 

/ 1 1 / / 2 1 1 / / 

江西（395）

[2] 

6 106 5 84 11 74 5 85 19 0 

全国（4655）

[3] 

171 1286 149 1024 294 413 77 335 751 65 

 

说明[1]万载县目前存世的县志版本有：康熙二十二年版、雍正十一年版、道光十二年版、

道光二十九年版（《万载县土著志》）、咸丰十年版（《万载县志摘要》）、同治十年版以及民国

二十九年版七种，另外还有明成化十二年、嘉靖二十二年、崇祯九年的修志序言。 

[2]江西及万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

华书局，1986。 

[3] 全国数据统计来源于林天蔚：《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的“清代地方志分类统计表”，

北京图书出版社 2006，第 40-41 页。林天蔚的统计数据中还包括年代未详者 90 种。 

 
                                                        
①
笔者已就此先后撰写《文献与时代：道光<江西通志>纂修考述》（提交 2009年 9月 26－27

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重构地方社会：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讨会论文）与

《奉檄修志：道光时期江西县志的纂修与地方社会》（未刊稿）二文。 
②
具体统计参见笔者《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以 16 世纪以来的江西万载为中心》（2007 年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附录。当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江西省

图书馆、万载县图书馆，2007 年以后，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

馆、天津市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以及在过去一年多的田野考察中，又查询提阅了近百种万

载族谱。 
③
梁洪生：《辛亥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读谱笔记三则》，《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2 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时代 



表 2 明清至民国时期江西省万载县族谱纂修情况抽样统计 

洪武 宣德 正统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天启 崇祯 顺治 

1 1 1 2 2 6 1 3 1 4 1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民国 总计 

14 6 56 36 44 18 29 58 4 69 358 

说明：纂修情况的数据，系综合现存万载族谱中 93 种族谱的新旧谱序、谱跋及历次修谱名

单，依次编年统计得出的。族谱存留情况请参考笔者博士论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附

录一。 

 
高村位于万载县的西北部，与新昌（今宜丰）、义宁的铜鼓（今铜鼓县）以

及湖南的浏阳县接壤。因为其地处两省（湘赣）三郡（袁州、南昌、长沙）之交，

所以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期，多次寇乱均以此地为巢穴。居住于高村山湾一

带的是李氏宗族，现存与之相关的族谱及家族文献，公藏的有江西省图书馆馆藏

嘉庆二年（1797）《高村李氏东房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高村李氏和房

祠主册》，以及由包括高村李氏在内万载十七支李氏合修的嘉庆二年《万载李谱

提要》、同治十年（1871）《安仁坊李大祠神主册》和民国十一年（1922）《安

仁坊李大祠神主田册》。①山湾李氏后人保管的光绪三十二年《高村李氏谱（东

房）》则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一部，共有 8 册，除卷首、卷尾之外，分为高、

曾、祖、父、身、子、孙、曾、元九目，其中两个曾卷又各有两卷。在光绪谱之

前，高村李氏还曾经在同治十二年（1873）续修过一次，但究其内容以及编排体

例，都是以嘉庆二年的初修谱为底本的。因此，嘉庆谱无疑是有关高村李氏宗族

的一份重要文献。鉴于目前存留的嘉庆二年东房谱是一份残本，所以本文主要使

用的材料仍然还是光绪版的《高村李氏谱（东房）》（以下简称光绪谱）。如果

我们进一步考察其编纂过程，可以从中梳理出高村李氏族谱编纂的三个非常明晰

的历史过程：康熙后期的谱柢、乾隆中期的发凡，以及嘉庆初年的族谱。每一个

历史过程，都记录了高村李氏宗族的一个发展阶段，同时也反映了地域社会乃至

整个中国的大历史背景。 

二  康熙谱柢与明末清初的高村李氏 
嘉庆初元，当清代万载县第一位进士李荣陛（1727-1800）准备着手全面整

理高村李氏的谱系事迹时，可以作为直接参考的，就是他的祖父李菁（1654-1737，

字英文）所辑的老谱。老谱内容不多，大体上包括祖先世系的记载，以及绘有祖

先坟山的谱图，李荣陛将这些老谱称为“谱柢”，光绪族谱的主修者则称老谱为

“旧柢”。② 

出于其本人于考据的兴趣与素养，李荣陛也对英文公谱柢进行了逐一考证修

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谱柢之序： 
本家李氏原出西山忠武郡王之后，宋朝时始祖元衡公从上高县石牛渡坪

埠分至万载二十四都二图高村里山湾立籍。先朝同修族谱，兵燹之后合族逃

散，族谱俱失，故未有昭穆，今略录根枝留传于后。但高邨无阳基阴地，故

累代单传不能发丁，后日子孙有能立志另择仁里迁居，更传世代，必要修阴

积德，天道报应自获螽斯瓜瓞之兆矣。（宋原误作唐，仁里原作地理。此大

                                                        
①
可参考梁洪生编著：《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第 082 至 086 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 
②
“我李东房之有谱牒也，大高祖奠基公因赠公英文府君旧柢，搜罗咨询，不惮再三，至嘉

庆丁巳始发刊”。（李福祥：《序》，光绪谱卷首） 



父英文公谱柢开端数行，未记年月，大抵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岁以前，亲承

曾大父元卿公所讲授者也，后亦随事续记，故墨迹浓淡不一。元衡公为忠武

公第七子，江西观察公十一世孙，自宋室南渡避地居万载高村，至明初房祖

绍铨公已历十二世，中间七世名阙，谱柢惟举名存者，故数房祖为五世孙云。

荣陛识）① 

李荣陛将李英文所推论的始迁祖迁万时间，从唐改正为宋；又将李英文对于

子孙后代拓基辟土的期待，从原来比较偏重于风水的“地理”，改正为更为文雅

的“仁里”。 
英文公谱柢的其他内容，也存在不少错漏之处。如在记载冷水坑古路凹祖坟

山的谱图中，误将祖婆的姓氏搞混等等。如果从考实的角度来看，英文公谱柢对

祖先世系的建构与记录确实有疏漏乃至错误之处，这与谱稿散佚，契约文据又被

人隐匿不宣等原因有关。但换个角度来思考，谱柢的纂辑，至少表明高村李氏在

清朝康熙后期已经开始整理本族的历史。为何英文公会在此时修辑谱柢？当时的

高村以及聚居于此的李氏宗族的发展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

追溯到高村李氏宗族的开基。 
1.明代的高村李氏 

无论是谱柢所推断的唐代，还是李荣陛考证的宋朝，以及其他族人所说的元

末明初，②最初来到高村的李氏宗族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已经没有直接的文字资

料。李荣陛也只是在考证始迁祖事迹的最后，简单而笼统地追溯了李氏入籍高村

的历史：“高村在先无居人，（元衡）府君来自坪埠，舍蜀源，穷幽讨羇，栖龙

埠之山湾，稍治庐舍田园，招佃聚邻，丛莽间渐成区宇，其后子孙遂以二十四都

民户着籍焉。”
③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高村李氏族人，是天顺八年（1464）买下上高村冷水坑古

路凹坟山的李万春。“据称万春公生于天顺，考天顺八年公买古路凹山契载堂弟

五人之多者，可为中证，知其时年已四五十，其生在永乐宣德间矣。”④李荣陛

此处的考证，极有可能是为了印证明初李氏即已经立籍高村。李万春的父亲李绍

铨一共有五兄弟，但只有李绍铨和李绍镰两人在高村立足繁衍，发展成后来的东

房和西房，也就是图甲册中的六甲李细牙和八甲李法孙。如果按照族谱另一处地

方的记载，“前明天顺时，同祖兄弟仅春、兴两人，同居同业”，⑤那么李万春

的生年就应该不会那么早，相应地，东、西两房房祖立籍高村的时间也就不会是

在洪武朝，而是要晚一些。
⑥ 

隆庆万历年间，在宁州、万载、新昌交界地带发生了李大銮之乱，政府为了

平定这场动乱，发动地方乡勇、义总参与围剿。高村李氏的李果蕃（字凤州，行

                                                        
①
光绪谱，卷首《旧序》。 

②
此说为李荣陛从兄李荣端所持，见《本支续撰谱稿书后》，光绪谱，高卷。 

③
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④
李荣陛：《本支续撰谱稿书后》。 

⑤
光绪谱，子卷《坟山志·狮形》，第 4 页。 

⑥
事实上，明代万载图甲体系中的甲户经常发生变更，如东都四图福寿坊八甲的甲户本为“易

政”，正德元年改为“龙政”。二都四图九甲的甲户本为“何文政”，正德元年改“刘发”。同

图二甲的“丁秀显”，嘉靖元年改为“张秀显”。类似的变更，大多发生在明中期以后，天顺

朝的甲户变更，比较典型的如沙桥丁氏，“明例以族大粮多者充粮长，时列祖欲免粮里累，

天顺间爰分籍四递，于十都二图中，泰辉公为一甲衍庆祖，光辉公为十甲衍庆祖，和辉季辉

二公则为五甲、四甲衍庆祖。”参见丁时可：《万载沙桥派图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万

载沙桥丁氏族谱》。 



文五）也参与了平乱，并受到政府旌奖： 
明八世祖凤州府君讳果蕃，生值正德嘉靖间。万历初，巨盗李大銮阻守

新昌之黄冈，披各州县深山为五峒以扰民。巡抚潘公季驯督五营兵遮贼，各

募乡勇为之。先府君导入黎源峒支党所聚处，而守备邓君已袭破老营，贼溃

而东，格于途，益败匿，遂进焚其巢。会诸峒亦次第破，盗悉平。知府郑公

惇典上府君之劳，得给品服，以尚义良民旌其闾。既而铜鼓设守备，黎源设

队长，严田设汛，里中东北晏如。① 

藉用地方力量以平定叛乱，是江西巡抚潘季驯的一项重要举措。地方力量参

与的方式有多种，那些地方上的豪族巨姓，“每族查访平素尚义及家势才力足以

压服人心者一名或二三名，有司以礼召至，立为义总”。导官兵入黎源峒支党所

聚处的李果蕃，之所以会受到官府的征召，凭藉的更多是个人的出众技勇：“府

君智优而多力，琢二石鼓各数百斤，乡里元宵以当纸鼓之戏，常侵夜过绿林徒手

毙数贼，贼党畏之故易有功。”②就当时的高村李氏宗族而言，至少在李果蕃这

一房，还远远称不上是地方的豪族巨户。根据嘉庆谱所追溯的谱系，东房从绍铨

开始，一直到果蕃都是世代单传；另据万历十三年（1585）李果蕃与西房所立冷

水坑古路凹狮形坟山约据，由其祖父李万春买下的坟山，当时只葬有李果蕃的曾

祖妣及果蕃之父母之墓五冢，人丁并不兴旺。所以李果蕃参与此次平乱的身份应

该是“乡勇”，其事迹也一直没有被县志所收录。③ 

按照潘季驯的政策，那些平乱有功的“义总”，可以享受到“免伊本身差徭，

令其管束一方”的优待与特权。李果蕃作为导兵入山的一般乡勇，除了给予品服

之外，没有资料显示他是否也享受到类似的优遇。但李果蕃此次义举对于高村李

氏宗族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藉此开拓了一块新的祖产：“府君更于西源浏阳界

山邓君立功处，货其地招佃守之，表其名曰邓公岭，于是豺虎之区通人迹矣。”
④

邓公岭的这处祖产，在清代乾隆年间李荣陛前往催督之时，已经是“棚栅连络百

十里，侨民资竹纸以生，岁赋主息十之一”的繁荣景象。⑤ 

除了开拓泰溪源头的邓公岭山场，高村李氏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时，又

买下了祖居附近上高村冷水坑山场的一部分： 
万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东隅一图彭玖立契：今有父管蓄竹山壹帐并杂

柴山壹帐相连，坐落地名冷水坑黄岗竹窝，并荒田租八石在内。因田塅荒芜，

年久难以貱粮，托中召到二十四都二图李处承买，当议丝银五两正入手完粮

云云。计开东水漕，南至茅栗岭脊，北至黄毛岭大路，西至九□尖观界。见

卖叔秀才彭大管，中人卢唐五、厉十，辛明续，易四三，须凡生，徐廷奉，

陈国六俱书押，印。加新印。⑥ 

这则契约比较引人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卖主的籍贯乃是县城东隅一图的彭

玖，而高村远在僻壤；其二，彭玖卖山的原因，是田塅荒芜，年久难以貱粮。这

也意味着，高村李氏宗族所居之地，其周边很多田产山场，其所有权都曾是县城

                                                        
①
光绪谱，父卷《凤州府君述》。 

②
《凤州府君述》。 

③
直到道光十二年的《万载县志》才有收录李凤州（果蕃）以乡导给品服的内容。这应该与

李荣陛的努力有关，此版县志早在嘉庆初就提议兴修，当时推举的主修是李荣陛，而且李荣

陛也已经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如前引山川志部分。 
④
《凤州府君述》。 

⑤
李荣陛：《邓公岭经行记》。 

⑥
光绪谱，元卷《公据》，页 19。 



或其他都图甲户所拥有。但是在万历年间，出于规避完粮风险等原因，开始出现

转让田产山地的现象，并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 
2.清初的高村李氏 

明末清初时期的高村，印象深刻的是不时的天灾人祸。据载：“丁明之季多

怪变，地震水患，河垅数易”；“崇祯九年、十年五月，并大水冲坑，田地土压

为山，低洼者水刬为河，民房荡洗甚众。十五年五月复大水，麻栅邱仰寰聚众结

寨天井埚，行劫破城一十三次，至甲申四月方受抚。”①待到清初，“顺治三年

丙戌夏秋大旱百有余日，赤地千里。四年丁亥春大水奇荒凡六阅月，百姓饿死枕

籍，白骨如山，谷每石八九两，米每斗一两八九钱，民多阖户死者。”②康熙十

三年，棚民朱益吾聚众倡乱，对万载乃至袁州府都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与破坏。在

这种动乱与天灾频仍的境况下，幸免于难的地方居民，或“间起为盗”，或“挈

家辗转”。高村李氏东房一支则在此逆境之下，反而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契机之一在于李天晓（1663-1684，字元卿，行金二）将本保豪家废弃的神

灵请回了家中供奉。据族谱中所载： 
处士年四十未举子，念无可致力者。保社为康公庙龟石湾，冀以御厉。

豪家集众毁之，弃神于水，处士戒勿与校，迎像祀家中。本朝初定鼎，县犹

属偏隅，处士营小庵宅右凉坑口，塑金仙像，招僧化人于善。顺治三年、丁

亥大荒，里族多死，而灭神之众斩焉。处士以重价售枞阳米负归，延活仅数

口，所娶黄孺人逝，弟天枢亦逝，孑然顾影，将遂为僧。亲友交劝，谓后嗣

事重，羸侄不可恃，亦梦大翁戒之，处士乃洁斋集道流为醮章，追荐诸酷死

者，因以卜可否于天。计日化楮财，值阴雨，处士匍匐仰天自讼，风忽转霁

日晒场以卒事，溪雨如故也。年四十五乃娶辛孺人，又二年举一子，处士喜

曰：吾家待之重生也。故以为小字，即英文公也。复举一女，适杨，亦为烟

竹一族祖。③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迎像祀家中”这一举动对于高村李氏

东房的意义。正是因为有此举动，年过四十的元卿公不仅安然度过了丁亥奇荒的

天灾，还老来得子，延续了香火。后来能够发展到分衍为六房，此次迎神之举而

得到的神灵庇佑，可谓至为关键。但是这段材料除了讲述了一个“神佑信众”的

故事，也反映了地方权势格局的递转。 
据李氏宗族的后人援引当地道士的说法，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李元卿迎

回家中祀奉的神灵，是原来供奉在保社康王庙中的“大保英烈康王”神。康王庙

是江西境内比较常见的神庙之一，关于其祀奉的主神康王，宋代以来众说纷纭，

有周康王、楚康王、康保裔等诸多说法。
④高村李氏宗族认为他们所祀奉的康王

是宋代名将康保裔。抛开康王神的身份不予讨论，对于地方社会而言，康王庙的

一个主要作用是保障一地之平安。何安娜（Anne Gerritsen）在吉安的田野考察中，

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多个村庄，他们把康王看作该地域的保护神（本方里主

或本方福主）”。⑤这种信仰的源头，应该是宋元时期在基层社会曾经实施过的

                                                        
①
光绪谱，父卷《元卿初十述》。 

②
雍正《万载县志》，卷 12《灾祥》。 

③
光绪谱，父卷《元卿处士述》。 

④
杨品优对江西境内康王信仰的“原型故事”有过专门考证，参见：杨品优《宋代以来江西

康王考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 
⑤
何安娜著，陈宗文译《十三世纪江西吉安乡村的神祇崇拜——历史学家的田野调查》，《南

方文物》2005 年第 2 期，第 132 页。 



某种制度。①在赣南信丰县的安西乡，“康王福主”也被乡民称作“三堡老爷”，

分别与安西的行政区划上堡、中堡、下堡对应。②高村的康王庙最初是建在龟石

湾的龙陂，所以又称龙陂祠。“道流疏本家籍贯仍云龙陂祠保山湾居住，沿宋元

旧柢也。”③因此，“大保”除了表示康王的神号之外，还意味着地理空间与信

仰空间的划分。康王庙的修建，其经费也主要来自保内民众的捐资，通常地方上

的豪族巨户会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但就是这么一位与地域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神祇，却在明末动荡时期，被当

时的“豪家”“以不利己宅，乘盗四起辄毁庙投像”。待到清初李氏宗族因为将

神迎祀家中而备受庇佑，而那些曾经抛弃过本保神祇的“豪家”则已经是“灭无

遗口”。有此效果显著的因果，自然引得“本保人愈争事神”，但此时对于本保

神祇崇拜的主导权，已经从往日的“豪家”转移到了高村李氏的手中。 
刚刚将康王庙被废弃的神祇迎回来的时候，李元卿还是在家中祀奉。到了清

初，经历了丁亥奇荒，同保之人又争相事神，于是李元卿在祖居附近的凉坑建了

一座建福庵，募僧住持。顺治十六年（1659），李元卿携其子李英文，并族弟李

继武及男孟春，“一族两支仅得四人”，募化乡众五十人一起塑造了护法韦驮尊

者像，希望可以藉诸佛力，普度因丁亥奇荒而去世的乡民。重新建立的这座建福

庵，不仅成为本保民众的信仰中心，也成为当地漕运军户的崇祀对象。“康熙四

年乙巳，袁州卫丁姚奉明、易魁明舟行大江，遭飓危甚，恍惚间一客来，为经理

获济，问姓名惟言寓居万载高邨里。比二子来谢，遍问无其人，偶入凉坑庵，见

尊者像与客肖，惊异，为制龛刻姓字而去。”④ 

正是藉着迎神、建庙的举动，高村李氏成功地掌握了地方信仰体系的主导权，

从明末备受豪家曲侮，发展为清初的取而代之。 
清初高村李氏宗族获得的另一个发展契机，就是兵燹过后的里甲重整。康熙

十三年，宜春棚民朱益吾在三关九图一带起兵，响应吴三桂的叛乱，给地方社会

留下“甲寅兵燹”的深刻记忆。此次动乱“起于宜，肆毒于万”，虽然战事主要

集中于万载的三区、四区，实际上全县六区均遭到程度不一的破坏。大量田地荒

芜，人口流失，甲寅之乱对地方原有秩序是一次全面冲击。因此，当动乱平息之

后，地方官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招揽流亡，以尽快恢复地方秩序。 
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招徕之下，一些逃离各地的万载百姓纷纷回到故里，也有

一些异邑农佃闻风而来，结茅开垦。
⑤僻处偏隅的高村，也经历了因战乱带来的

甲户逃绝，以及乱平之后的秩序重建。在这个过程中，高村李氏宗族又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族谱中的传记讲述了李元卿中年所得之子李重生，在动乱前后经历了

逃亡、返乡的故事： 
府君讳菁，字英文，小字重生，姓李氏，居万载之高村里，单传累世矣。

生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为儿童志趣不凡，弱冠已任事。康熙十三年耿

藩倡逆，宜春棚民朱永胜因之盅众，里中无赖竞起，府君随族人造其穴，谕

以逆顺祸福之说，甚辨。既归，贼愧且忿，引兵蹑其后，族人遇害，府君趋

                                                        
①
或许与基层社会的里社制度有关，也有可能与保甲体系有关。在万载的田野调查中，我们

在株潭的石塘村看到一座社庙，额名“大塘保”。其背后的制度背景，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②
杨品优：《信丰安西三堡的康王信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 43 期，2006 年 4 月，

第 30 页。 
③
《龙陂祠英烈考》，光绪谱，元卷《公据》，第 38 页。 

④
《脏疏考》，光绪谱，元卷《公据》，第 34 页。 

⑤
常维桢：《申详荒绝文》（康熙二十二年），雍正《万载县志》卷 6，第 89页。 



间道得免，挈家辗转分宜、上高山谷间，自托于强宗。十七年贼平归里，时

县境大半莽为墟，高村上下数十里惟李氏一户，合户之壮惟府君一人。知县

事广宁常侯维桢，山东刘侯体元前后多其才，并旁里委之，府君为之悉心经

理，招徕流氓，抚绥疲户，堵御余孽，劝化宿顽，季年乡户完复，无追呼之

扰。① 

在这段故事中，比较有意思的细节是朱益吾倡乱之后，高村和李氏的反应。

因为地处僻远，所以一直以来官府比较头痛的问题是，不能区分到底谁是贼寇？

谁是窝户？谁是良民？万历李大銮之乱时的“义总”政策之所以会出台，就是官

府要与贼寇争夺这批“山居之民”。但历次盗乱都无法避免山居之民加入盗贼现

象的出现，前引《元卿处士述》时就已经讲到，明末清初天灾人祸频仍之际，“民

贫病，间起为盗”。这次的康熙甲寅之乱也未能例外，“里中无赖竞起”，高村

的一些居民也成为山贼。因此，传文中记载了英文公“随族人造其穴，谕以逆顺

祸福之说，甚辨。既归，贼愧且忿，引兵蹑其后，族人遇害，府君趋间道得免，

挈家辗转分宜、上高山谷间，自托于强宗”，强调了李氏宗族与贼寇之间的区别。②

而这也为康熙十七年李英文重新回到高村，并以本图独存甲户的身份，完成承差

其他甲户、招徕安置外来移民的一系列举措，提供了一种正当性与合法性。 
康熙十七年以后李英文在高村的经历，反映的是当时万载县对图甲体系进行

重新整理的历史场景。对地方图甲体系的整理，就官府而言是完成赋役任务的保

障之一。对于身处图甲之中的民众而言，这样的整理工作，也可以成为其发展壮

大的有利时机。李英文之所以能够在战乱之后受到多任知县的青睐，委以保正之

职，一方面是固然是“高村上下数十里惟李氏一户，合户之壮惟府君一人”的客

观事实，另一方面应该也李氏宗族在高村的居住历史不无关系。早在顺治年间，

过往的那些豪家已经户无遗口。而李英文负责招徕的流氓、疲户、顽户等人群，

大多应该都是万历以后，甚至是清初迁入的。在这种背景之下，虽然父亲元卿公

双目失明，李英文“仅据醮簿及父老口传为手柢”，不仅是为子孙留下一份昭穆

次序的依据，也是在强调高村李氏开基、入籍历史的久远，以及这种历史在重整

的地方秩序格局中的重要性。 
三、乾隆发凡与清前期高村李氏宗族的发展 

嘉庆二年（1797）付梓的《高村李氏谱（东房）》，序言是李荣陛撰写的，

其主体实际上是一篇写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旧作。 
荣陛自弱冠撰系略，不惬于怀，后渐窥寻名家谱意。乾隆二十九年偕兄

弟就县祠发凡，未卒事。嘉庆改元，合族有提要之修，本支谓不可先疏后亲，

遂集群秀缮系迹于庭山斋及厚冈之塾，今夏招梓福兴庵，念五十年来忾爱所

存，闻其日增，爰区为九帙刻之，订甲申旧作以引其端云。谨按，李氏自虞

夏皋陶官大理以来，商周之际始著姓于李，秦汉以下始别族为陇西赵郡。陇

西之系详于唐书宗室宰相二表，冀雍兖豫乃其世居，大白所称“我李百万族，

柯条被中州”者也。唐中世陇西郡公宪以西平名家，子观察江南西道，卒葬

袁州，七子仕隐南土，布其裔于洪筠袁临吉，然后江西之李氏著闻，史所称

西平父子善，宜有后者也。自宋室南迁，兵戎俶扰，人多择地而避，万载亦

集有数支。我祖元衡府君由坪埠卜吉于本县之高村，万山深僻处，晦迹累代，

                                                        
①
光绪谱，父卷《皇清貤赠文林郎英文府君家传》。 

②
但是考虑到李英文顺治十一年出生，到康熙十三年时已经有十八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期，

所以也不能排除李氏宗族参与到盗乱中的可能性。依次推断，之所以贼人会前来追杀，导致

李英文挈家远逃，也有可能是李英文与族人从贼巢逃走后引发的。 



贫寡罕伦，以望他名宗几如毫末之植马体矣。陈定宇先世事略云：本房虽无

显仕，然数世以来，寿皆八九十，无下七十者，父子皆亲传，无祝螟者，皆

称善人，无一为人所指者。家虽空而行颇实，羹藜饭糗虽不给，而经炊史酌

之味无穷，贫亦安足计哉。呜呼，所以表前世之德者，先哲之心同，词亦同

也，小子何述焉。抑又闻近世施愚山先生之序水阳李氏云，世家易，大家难，

此为好夸之子言也。谚则云：名家难，衰薄之家尤难。既衰矣，将何承之。

必如愚山之训李氏者，户诗书而家礼让，崇本尚实，孝弟力田，族不必皆贤，

而向善者众，有弗类者，耻之让之，其贤者慕效之，如此然后可起其衰薄。

呜呼，岂易承耶。为吾之族者，处而农士，出而官，知其难而相与勉焉。立

其身，尽其孝敬忠良，夙夜无怠，以保有令名，彰我祖考勤勤培养之遗，庶

几无忝于本系哉。嘉庆二年岁次丁巳仲秋月具官陇西公下二十一世高村本系

二十一世嗣孙荣陛顿首敬撰。① 

序文的主要篇幅，从李氏得姓之始，一直追溯到立籍高村的发展历史，并藉

施闰章之文，表达了对于高村李氏成为地方名门望族的期许。在写下这段文字的

前一年，李荣陛刚刚中了进士。这段文字又是李荣陛偕兄弟在“县祠”，而不是

僻处深山的高村写下来的。从纂辑谱柢到在县祠发凡的这几十年间，李氏宗族的

发展也从高村拓展到县城。 
康熙谱柢开端数行的最后，对李氏族人有一个期盼：只要有机会，尽可以迁

居到高村以外的地方去。说这番话的人应该是李元卿，而他的儿子李英文也很快

就为此进行了实践。康熙四十五年（1704），李英文在万载县城西面的锦衣坊，

“买王嗣典天符庙侧锦衣坊屋基土，庙背书院土，正屋墙背基土，城墙下园土皆

一连有契（并缴蓝文彬、周着四、李南生三旧契），及身构造前半三进”，②从

而置下了高村李氏在县城的一份产业。那么为何高村李氏会在这个时期会有在县

城置产的举动呢？推原其故，既有生存环境的因素，也有宗族发展的考虑，同时

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令万载县各地都元气大伤。乱平之后官府的各种重建

举措，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交通便利，人迹易至的地区。康熙年间，万载共有市

镇 11 处，战乱兵燹过后，交通条件较好的几处也率先恢复了繁荣。“诸市上通

湖湘，下达省会，商旅往来辏集。向因兵燹之后，居民鲜少，物力艰涩，故商旅

亦非昔比。今升平日久，潭埠、株柱潭、大桥等处水陆交通，商贩贾客复为凑集

矣。”
③但对于高村这样僻处偏隅，动须岭行的地方来说，整个生存环境还是非

常艰苦的。李英文的母亲辛氏被称赞“仁心被於物”，因为“豹尝盗鸡戴笼走，

大母持杖格出之。蛇蟠筐缕中，呼之以儿不忍棰”。
④即便是山湾这样人迹聚处

之地，也仍然是豹、蛇时至，这足以说明当时环境之艰难。而在周边的山莽丛林

之中，更是虎豹虫蛇之穴。族谱中记载的李英文二儿子李士玙（1680-1695，字琴

若）传记，详述了当时条件之艰与开拓之苦： 
二善士讳士玙，字琴若，本取瑟若为义，以音不便呼改焉。生当朱寇甫

靖时，所居里僻远于县，山深通大围少人居，兽数百为群，侵害禾稼，田数

啮于水，佃人毒之。善士既冠，偕其徒习为鸟枪师罟师，上下搜抉，若九顶

                                                        
①
李荣陛：《高村李氏族谱序》（东房），载光绪谱卷首。另见《厚冈文集》卷 11，第 20～21

页。 
②
光绪谱，元卷《公据》，第 11 页。 

③
康熙《万载县志》卷 1，第 20 页。 

④
《李母辛大孺人八十寿序》，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熊岩枫城诸高险处，宵旦坐荡为常，以鲜食捄艰食，手戕鸷兽数十。狮墩及

黄石下潭洞深数寻可藏怪，时没入探之，其魁勇如此。久而兽衰徙，即焚其

具，更以平易道路济人。先施功于沿溪，小险皆应手。旧数万载之险首高村

黎源，高村南出县阻茅源岭，东出上高阻环溪岭，并鸟道高悬。大父英文公

始募人砌茅源路，为憩亭，而环溪之壁削成际天，善士投身水中往复图度，

卒募健匠寸凿之，积数岁石屑满江，路平可通两轨，行人骇叹为序之碑，居

旅以是众至，比之附郭焉。① 

李士玙决定在环溪岭修路，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他七十岁的时候，三年

后路修成，于是出现行旅众至、比之附郭的情形。②但即便是在这个时期，也还

是出现“虎暴伤人，诸子幕弩师，机毒矢，射杀数虎”的场面。③ 
李英文在康熙十七年回到高村之后，除了负责招徕催征，同时也充任了本图

的保正一职。该职本来是“里递轮充保固地方之人”，既然二十四都二图只有李

氏两户，合户之壮又只有李英文一人，李英文又人丁兴旺，育有六子，所以长期

以来，保正之职都是由其充任。在年老体衰之后，长子李焕若又代为执役多年。

保正之职，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保固地方，同时积极配合官府的各项工作，出谋

画策。“县侯若许（名盘），若何（名锡命），若孙（名国柱），若郑（名国栋）

咸宾礼之，谘访阙疑，多所裨补”。④
雍正元年发生温上贵动乱之时，即便年届

七十，身为保正的李英文也还要“导府兵入清余孽，务脱人于疑似不惮烦”。曾

经代父执役的李士璠（1676-1736，字焕若），其传记内容在描述保正之职与官府

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住在县城给此职役带来的便利： 
处士讳士璠，字焕若，大父英文府君冢嫡也。才器肖之。府君职里老于

乡，构别业于西城，令处士偕弟子习学亲师。处士既入武庠，三弟隶弟子员

有声，乃兼赞家务。乡民抱穷弊称是非来者，经处士指画不终讼而去，前后

县侯若庞、若施、若许延之宾坐，有所访必竭其诚。侯或下东乡，将抵高村，

处士执弟子礼迎劳于途。既就馆，府君以部民礼见，必握手咨询。移时处士

掖以退，然后就坐。比回县，辄施行。大抵府君晚岁之勤劳，处士致力为多。

所纳交率知名士。上高徐孝廉徹官普安，致于幕，归不携一物。新昌熊文学

德，以豪富为盗所引，谋之府君父子，为徒手出之。父子屡为人排解，未尝

责报也。府君不问田业，处士偕诸弟劝谓：食口日繁，然终忧粮为累，惟念

九顶山阳先茔所在，不得已买族人山置庄卫之，其余终府君之身，营田金不

满百。处士代粜谷于省垣，售书以归，府君喜曰：吾志也。留之县以便观考。

乾隆元年年六十一，先府君一岁卒。孺人邓氏，亦有治内才，诸姒畏之如姑。

处士坐客尝满，或有招致陈筵数十，孺人隔簾筹讫即摒挡仆妇治具卒事，宾

客不闻其声，先处士殁，殡城外，其后长孙如梅挈归葬之掌形坪。处士先葬

城西荷花塘，后改葬燕子埚，皆在上村。
⑤ 

知县下乡，保正是其主要的咨询对象。所以保正实际上是官府与地方里民之

间联系的重要环节。因为与官府之间联系的密切，再加上居住于县城，所以可以

比较便利地达致“所纳交皆知名士”的结果。康熙四十八年为李英文母亲辛氏庆

寿时，由万载县儒学训导以及袁临协标防万总司和万载典史领衔的祝寿名单，囊

                                                        
①
《琴若二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②
李荣陟：《环溪岭改路记》，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琴若二善士家传》。 

③
《运之四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此事发生在乾隆十四年。 

④
《李翁七秩荣寿序》，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⑤
《焕若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括了地方文武官员，以及辛、郭、彭、巢、胥等诸多古户大姓，而“李君职公家

之事久住西城”正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这份寿文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万载儒学训导李锡之所以会接受

邀请，另一个因素是李英文的两个儿子“器识皆不群，士珍文名尤籍”。士珍（1683-
1714）是李英文的三子，字席上，是高村李氏第一个以时文获得功名者。据其传

记所载，“处士不乐弓马，就师学时文如律，得隶弟子员。益攻苦，遍交东乡暨

城居士友，从所请转为塾师，如县西净土庵、虎符迴澜书屋，皆主之，弟子多知

名，文誉日起。四十八年县侯郑国栋以腾芳萟苑为额，大期之。”①之所以传文

中会专门提到说士珍“不乐弓马”，是因为他的大哥李士璠所入者即是武庠。但

无论如何，李士璠、李士珍两人前后获得文武功名，打破了高村李氏“有明二百

七十年率隐德弗仕”的格局，这都得益于李英文“构别业于西城，令处士偕弟子

习学亲师”的举措。此后李英文的五子李士琦（1692-1767，字定策）“壮岁从焕

若大处士习弓马，得录武学弟子”。②六子李士琏（1695-1768，字嘉玉）“髫年

从其三兄席上处士授经书业举子，弱冠游学西城。处士早谢世，益攻苦著文誉，

补县学弟子员。未几进增生。”③先后四子名列宫墙，都是借助于县城的这座房

产作为读书求学之所。最后，李英文得以能免去被人视作贱役的保正之职，一个

原因是年逾八旬，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已经有了四个获得功名的儿子。因此，城

居成为高村李氏从乡村贱役发展为名叼宫墙的重要转折点。 
高村李氏向县城的发展，其背后的时代背景，是清初的城居化风潮。作为政

治和文化中心，省府州县城在明末清初的历次战乱中都是最主要的军事目标之一。

“十家九家声暗吞，城中人少荆棘存”的诗句，形象地揭示出战争给城市造成的

破化程度之深。所以清初的各级官员，纷纷以招徕民户回城作为地方秩序重整的

重要措施之一。顺治十一年，江西巡抚蔡士英专门多次发布告示，要求自省城直

至各县城，都招集士民入城居住。为了鼓励民人入城，给出了诸多惠政。例如给

与房屋所有者以产权：以三月为限，“凡有主基屋谕令速归，无主基屋听人承造。

如过限不至，即有主基屋亦作官地召赁，不论土著士民工贾，但愿承住者许其造

建开张贸易，官给印照，着为永业。”另外还严谕有司不得增加入城居住者的负

担：“凡入城之家不得擅派排门夫役及一切差使，致令居民烦苦难安。”
④康熙

甲寅之乱时，因为风闻叛军将要攻城，一夜之间万载县城顿成空城。待到复城之

后，万载知县吴自肃一方面积极组织乡勇亲兵，另一方面招集百姓，仅康熙十四

年一年，“该令前后招抚过难民辛敬和等男妇共四百余名口”。随着城居化风潮

一同出现的，是各大族纷纷建祠于县城的现象。⑤ 

李英文康熙四十八年买下县西锦衣坊的住宅之后，最初打算一直作为书馆供

子孙读书问学。乾隆二年英文公去世后，“子孙将两旁房间分阄居住，其前后正

厅门楼四围巷路依前不分，约据甚明，孙枝同念大父基创之勤，议置为英文公享

堂。”“自此城居之众腊祀有凭，生童应试之聚此者，咸得致敬香仪具文而已。”⑥

高村李氏将其在县城之居，改为了一座享堂，只是从规模来看，这座享堂是无法

                                                        
①
《席上三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②
《定策五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③
李荣陛：《皇清敕赠文林郎庭山先生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④
蔡士英：《巡临饶抚建广诸属招徕士民入城居住示》（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五），《抚江集》卷

12。另外，在同年四月初四，蔡士英还发布《招集士民入城示》，鼓励士民入省城居住。 
⑤
参见拙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第 2，南开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西门锦衣坊祖居约据》，光绪谱，元卷《公据》。 



和城内其他各大族所建的宗祠相提并论的。乾隆二十三年，万载全县十七支李氏

联合兴建了一座李氏大祠，高村李氏同时以高村以及县西锦衣坊的里递，参与了

这次宗族的联合与祠堂的修建，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李氏联合建祠之举，完

全是应对当时竞相建祠于县城的风潮所致。只有在县城建有祠堂，才是风气近古

的表现，也才能体现出地方世家大族的地位。高村李氏也因为在县城建有享堂的

缘故，不仅比较便利地参与到此次联宗的倡议，而且也在祠堂建成以后，得以在

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城居之于高村李氏的意义，由此进一步凸显出来。 
乾隆二十九年李荣陛在县祠写作族谱发凡时，正是高中进士之后的意气风发

之时。尽管在此前高村李氏先后卷入多场纠纷，诉讼多年，但都取得了胜诉。②

而他本人在科举功名上的成功，也是其祖父李英文构宅城西之后，多人先后名叼

宫墙的延续。多年之后回顾这段历史，他更加确定这是高村李氏宗族的一段黄金

岁月： 
方乾隆二三十年间，二伯父兄弟四人同怀同地，并称寿考。四孺人席于

内寝，男妇迭起为寿，必请所规。其时兄弟翕和，子孙眈慕，期功之戚罕闻，

可谓户户重庆，井闾传夸者矣。③ 

四 嘉庆房谱与清中期的地域社会 
万载县内诸支李氏在乾隆二十三年联宗建祠，直到嘉庆元年，“十七房既分

编支谱之前，系以为殊派当思同源，拟为提要若干卷”，于是公请由云南告病归

里的李荣陛出面主笔。④这一年的五月末，谱局设于兴江口明觉院，“两旬中编

次三之一”，因为时值大暑，谱局中多人生病，李荣陛于是先期返回，其余人员

也在中元节散去。到了八月再次开局于皂山庵时，李荣陛没有参与赴局与修。次

年四月末，万载李谱提要谱局移至高村福兴庵，匝月乃成。
⑤从嘉庆元年暑期到

次年四月移局高村期间，李荣陛没有参与合族提要的纂修，而是有感于“不可先

疏后亲”，“遂集群秀缮系迹于庭山斋及厚冈之塾”，并于次年夏天于福兴庵招

梓匠，刻印了由他主纂的《高村李氏谱（东房）》。无论对于合族的提要，还是

高村的东房谱，李荣陛都在编修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李荣陛其人其事 

顺治初年高村的李元卿，在丁亥奇荒的天灾之下，百般努力也未能阻止妻子

黄氏和弟弟天枢的相继去世，孑然顾影，一度萌生了出世的念头。后来年过四十

五娶妻，二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李元卿甚感欣喜，为儿子取字“重生”，即李

英文。此后的高村李氏逐渐人丁兴旺，李英文先后生了六个儿子，六子李士琏（字

嘉玉）又生了八个儿子，其中第五子即是清代万载县第一个进士李荣陛。 
李荣陛（1727-1800）出生于高村，直到乾隆六年（1741）才第一次来到万载

县城，但随着科举的成功，其足迹也跨出了万载，涉足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光绪

二十九年（1903），地方士绅联名具禀，李荣陛因此得以被奉入万载县乡贤祠崇

祀，充分反映出其在万载社会历史上的影响与地位。此次具禀所附“履历事实清

                                                        
①
李荣陛：《安仁坊李大祠述》，载民国《安仁坊李大祠章程》 

②
这一期间高村李氏卷入的纠纷诉讼，分别有乾隆元年的顶带案（《附录举报顶带断案》，光

绪谱，父卷《先世汇录》），乾隆八年的如玉争坟山案（光绪谱，元卷《公据·狮形冒认祖冢

案略》），乾隆二十年的冷水坑祀产案（《冷水坑盗谋祀产案略》，光绪谱，元卷《公据》）。 
③
李荣陛：《琴若二善士家传·按语》。 

④
《族众公请纂修启》，嘉庆二年《万载李谱提要》。 

⑤
李成菊：《后序》，嘉庆二年《万载李谱提要》。 



册”，①先后列举了十七项李荣陛的事迹，包括他的基本履历、在湖南及云南时

期的宦绩，以及他本人的一些特长与成就，较为全面公允地总结了李荣陛的个人

情况。例如事实清册列举的第一条，非常详尽地罗列了李荣陛的科举与仕宦履历： 
一 故绅姓李讳荣陛，字奠基，号厚冈。世居江西袁州府万载县，由优廪

生中式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正科本省乡试第六名举人，二十八年癸未会试中式

第二十九名贡士，殿试第三甲四十名引见，以知县归部铨选。三十八年六月

初二日热河陪班引见，掣签得陕西徽县知县，例以就近改授湖南永兴县知县，

八月初九日引见给假便道省墓。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到任，本年甲午正科奉

调湖南乡试同考官。四十年六月丁内艰回籍服阙。四十四年赴补，二月十一

日引见，奉旨：以知县发往云南差遣委用。钦此。九月二十二日抵滇省，十

一月委署云州知州，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四十五年五月奉委盘查普洱及大

理府属。九月兼署缅宁通判。四十六年正月以署州衔奉委督运庚子、辛丑二

运京铜。四十七年三月抵天津，五月运交户、工二部讫。十月引见，著以原

职回任，给假省墓。除夕抵家。四十八年六月到滇销差，补授呈贡县知县。

七月初六日到任。是岁癸卯正科，聘充云南乡试同考官。九月回署。五十年

奉旨：送部引见。三月初三日卸事。五十二年三月到京，四月初九日引见，

奉旨：仍发往云南以知县补用。钦此。十一月到滇，题补嶍峨，委署恩乐县

知县。五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到任，五十四年己酉万寿恩科聘充云南乡试同考

官。十月初八日接嶍峨篆。五十七年四月告病请准开缺。五十八年应聘大理

书院山长，五十九年六月到籍，居家七载。生于雍正五年丁未闰三月初八日，

殁于嘉庆五年庚申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 

而以下几条，则是关于李荣陛在学术以及乡里实践方面的内容： 
一 故绅幼时受句读，以神童称。读诗“无将大车以尘疧”韵乖，疑疧为

□之误，信古笃学出于天性。自幼及老，孜孜不倦，博稽独断，一以义理为

宗。故虚公无滞见，推求至理多心得。尝测五星某日当聚奎，至期果验。于

圣贤心迹剖析深微，实有先儒所未发者。学行为一时最，士林称为厚冈先生，

至今不衰。生平著作甚富，江西通志採入周易篇第三卷，易考二卷，易续考

二卷，尚书篇第一本，尚书考六卷，四书解细论一本。又厚冈文集二十卷，

诗集四卷已经板行。尚有禹贡山川考五卷，年历考三卷，国风解二卷，礼经

考五卷，庸考四卷，论孟类四卷，孔圣考二卷，孟子游历考二卷，三皇通考

略一卷，三皇汇典七卷，黑水考证三卷，地脉三卷，运铜记四卷，游历稿八

卷待梓……其古文选入国朝文录，自成一家，学者奉为圭臬。 

一 故绅足迹所到无不考求精确，于南干之龙曾蹑其首，于大江之水又沿

其流，故所作云缅山川志皆古书之所未闻，而所撰九江彭蠡考亦昔贤之所未

道。陟苍山，泛洱海，游大别，登白帝城，上黄鹤楼，访六诏遗迹，榻蒙氏

钟文，谒少陵遗像，凡所以明古迹之湮沉，辨旧说之讹误，皆原原本本，非

同臆揣之谈。 

一 故绅崛起草茅，以甲第开一邑之先，于邑中英俊多所成就。如进士辛

炳晟、孝廉辛文彬皆体用具备，政绩标炳。诸生中胥桐林、郭登南、郭如藩、

辛炳云均推老宿，传胪辛从益亦常就正。而于乡愚深恐惑于他歧，敬刊圣谕

广训十六条与王士晋宗规、颜侍郎家训、陆梭山正本制用各篇千余部，俾有

宗祠者得循先儒会族之意，朔望宣讲，迎机导化，务期比户可封。又念家世

寒微，敦根本，厚栽培，建宗祠，辑谱牒，遵家礼，定祭仪，条家规，训子

                                                        
①
载光绪谱，曾卷《家集》，《奠基公乡贤录》，页 28～34。 



孙，修先茔，立家塾，靡不竭力焉。 

根据清册中的这几方面事实，从学术方面讲，李荣陛无疑是一个著述宏富，

长于考据的学者，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乾嘉时代特色。嘉庆元年，万载李氏合族公

请李荣陛出任李谱提要的主修，提出的一个其不能推脱的理由，正是只有李荣陛

才能考证出始祖陇西公的事实。 

此外，就地域社会而言，李荣陛也积极地发挥着一个地方士绅的影响力，不

仅在文风士习方面作出表率，而且积极参与对地方风气的改良与陶铸，尤其是比

较重视对地方宗族与祠堂活动等的改良与规范化。 
李荣陛的《厚冈文集》中收录了一些族谱的序跋，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时

期。第一个时期是他在乾隆中期，当时他先后受邀为万载观上卢氏，云南呈贡的

沐氏、缪氏、晋氏，临安茭湖傅氏的族谱撰写序跋。这一时期李荣陛对于宗族和

族谱的理念，主要的兴趣是参考诸种史料，包括考察碑刻遗迹等等，对于各个姓

氏历代名列仕版的祖先进行细致考证，在云南呈贡所作的几篇谱跋尤其明显。另

一个集中的时期是在嘉庆初年，也正是他先后主笔纂辑《万载李谱提要》和《高

村李氏谱（东房）》的时候。这一时期他的兴趣不再局限于考证索隐，而是更为

重视族谱应该如何编修的问题。此时所撰写的谱序，反映了李荣陛对于宗族与族

谱比较成型的理念。如嘉庆二年孟冬，李荣陛受邀为竹头卢氏族谱写序。和他乾

隆三十八年（1773）为另一支观上卢氏所写的谱序相比，这篇序言中考证先祖事

迹的内容已经大为减少，而主要的篇幅是在回答竹头卢氏族人提出的一个疑惑：

“旧尝延里中士友受教令，今力薄勿能延，而众疑于自撰之鄙也，且若何？”族

谱到底是请有文名的外人来主笔，还是由本族人自己来纂辑，孰优孰劣？对此，

李荣陛的回答是，只须秉持一个原则即“实之而已”便可。类似的观点，也同样

体现在他为胥氏所写的谱序中。①为了阐明族谱贵实的理念，李荣陛还专门写了

一篇《作伪辑戒》的文章。② 

为族谱写序，影响只及于少数的几个宗族。李荣陛另有一项举措，对万载各

宗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履历事实清册”里面提到的“敬刊圣谕广训

十六条与王士晋宗规、颜侍郎家训、陆梭山正本制用各篇千余部，俾有宗祠者得

循先儒会族之意，朔望宣讲，迎机导化，务期比户可封。”高村李氏东房谱的祖

卷内容为《规训》，其中就保留了一份完整的由李荣陛辑录的宗规族约。 
李荣陛制定的宗规，对于万载各宗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嘉庆以后所修万载

族谱，很多都直接将这些宗规全文抄入谱中。随同一起抄进谱中的，还有李荣陛

辑录的地方志和先儒谱序中所谈到的族谱相关论述。另外还有就是李荣陛所整理

出来的祭祀仪节和陈设图等内容，其整理的根据是朱子家礼和朱文端公（朱轼）

祭仪。 
2.乾嘉时期的高村李氏 

如前引所述，乾隆二三十年代是高村李氏最为鼎盛的时期，县城和高村周围

置有大量田产，人丁兴旺，科举辈出，与乡里、房支以及佃耕客民之间的纠纷都

取得了胜利。在乾隆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自戊子岁六府君见背，五伯父

已病足软，迁西郊天陂塅，二伯父亦随子住金盆架，远界浏阳。四伯父长斋不主

祭，已而皆物故，惟五伯父卧榻十一年，届今三十年。荣陛辈行亦落落，六弟聋，

七弟别住。徨彷顾影，望壮岁事邈若山河。”③这种变化，既是高村李氏东房世

                                                        
①
李荣陛：《胥氏族谱序》，《厚冈文集》卷 11，第 25 页。 

②
嘉庆《万载李谱提要》及光绪《万载高村李氏谱（东房）》均收录有此文。 

③
李荣陛：《琴若二善士家传·按语》。 



代更迭的结果，也是地域社会以及整个历史时代发展的反映。 
康熙四十四年李英文在县城锦衣坊置买房产，是高村李氏东房发展过程中一

个重要转折点。他的六个儿子，有四个都在这座县城的房子中居住读书，分别考

取了文武的生员。由于没有获得更高一级的功名，李士珍（席上）失意而归，康

熙五十三年（1714）去世，年仅三十二岁。原本随其一起读书学习的六弟李士琏

（嘉玉），也在康熙末年生下第三个儿子后回到了高村。乾隆初年开始居住于县

城的李士琦（字定策）“善心计”，一方面继续经营县城之宅，“取旧材为小轩

于后，购书数千卷以娱文士”，另一方面先后经理西郊天陂塅之庄，构别业于西

乡之白石里、归远之严田。但是这些产业，因为李士琦“晚年病良已，足又废，

家政总于长子，未几次第弃之”。①李荣陛耳闻目睹了高村李氏产业的日渐散失，

对于创业不易、守业尤难的状况颇为感慨： 
荣陛曰：人家自立难，永守尤难。虽有材，父不能必子之惟肖，所恃葛

藟根多相持以不敝耳。先大父英文府君遗言，高村土薄，无以滋丁殖财，嘱

子孙勿惮外徙，故及其身营西城锦衣坊住址，诸父亦多于郊里置庄有成效矣。

身殁未几而他售，或不逮殁身，岂言固无验哉。忆自乾隆辛酉荣陛始出县访

世父所购旧书，片帙无存，而五伯父方事续购，装潢弥月，未二十载尽为他

家分取。推类言之，安有长物。姊夫王封翁语予云，吾家累世为内姻，置宅

甚勤。今后裔□然舍之，他日何以见吾先人于地下哉。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乾隆三十三年（1768）高村李氏东房嘉玉公一支在高村

附近的凤凰洲置买了一处新的山场，就显得弥足珍贵与难得。卖主是居于烟竹的

杨氏，其契约如下：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杨日章等族叔公孙商议立契。有祖父遗下合

管地名凤凰洲连河两岸等处山场杉杂竹木荒山空土棚屋地基菜园等项，原系

八十分同管，今将己下应管七十五分托中送到李嘉玉，向前承买为业，得受

时值价银贰百壹拾壹两正，其凤凰洲坐山北边，上至观音山大岭脊接狗熊岩，

分水直下蜈公漕，到大江为界，下至俱至大江，右至随观音山大岭脊倒水直

下龙形下手小埚第一层护砂分水至大江为界，右至漕背檀木坑，随岭脊分水

至大江为界。又凤凰洲南岸上至尹家岭周王二姓田山为界，下至俱至大江，

左至包人山，自岭顶直下分水，至大江为界，右至黄饶二姓山，至练坑口蝦

蟆石小江直下为界，所卖至内不留寸土，永无增赎，任从买人发佃开垦成田，

载插架造立穴无阻云云。杨日章笔，代完笔仲淳，同卖缙绅御选、远侯、传

宗、帝选、秀川、陛选俱押，见中杨永忠、廷升、惠川、溥章、胥明中、辛

从龙，李唐贵俱押。印。 

同年月二十日，杨司值同侄文方立契，将承管凤凰洲八十分内之五分一

并扫卖与李嘉玉为业，得受时值价银拾六两正，见中人杨廷升、本忠、恭臣、

凤鸣，胥明中，张文在，辛从龙俱押。印。
③ 

这块山场的购置，对于高村李氏东房而言，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

在光绪谱中所附的“高村地形总图”，其中标注为“庄棚用”即从事造纸生产的

山场，凤凰洲和邓公岭、冷水坑是其中最主要的几处。在买下这块凤凰洲的山场

后，已经出继三房的李荣陞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以示庆贺：“人人如翔凤，复得

凤凰洲。凤从巢中出，凰从竹底游。溪光澄羽翮，山翠透喧啾。蔼蔼他年盛，九

                                                        
①
《定策五处士家传》，光绪谱，父卷《先世汇录》。 

②
李荣陛：《定策五处士家传·按语》。 

③
光绪谱，元卷《公据·祀产》，第 23 页。 



雛互命俦。”①之所以这次购买山场，会让族人倍感珍贵，主要的历史背景是来

自于客籍置产带来的压力。 
乾隆戊子二月初，先府君卧病已半岁。一夕七弟维翰自下邨店来谒，闲

叙凤凰洲山欲出售，因买户惜费未合。府君云，高邨尺土归客藉，子孙樵采

无地，此山距上游近，可经营也。众踌躇公费，大兄风高曰，我辈速凑成之。

明晨饬维翰往，示意李杨世姻，又交重府君之契，中人廷升、卖主仲淳等无

不忻然，顷而成交。踰月府君谢世，九月阄分，二兄君简感哭伏地不能已，

约首云，弥留之际，为子孙计，谓此也。当即拟为祀产，以报先德。 

李氏这次交易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杨之间的姻亲关系。如果

不是“子孙两代五门互姻”的关系，就当时“尺土归客藉”的趋势而言，这块山

场也极有可能会被客籍买下。即便如此，客籍的势力也还是拓展到凤凰洲。同年，

下高村的客籍饶氏也在凤凰洲置立产业。乾隆五十四年（1789），饶氏还在凤凰

洲“砌石筑土，中嵌碑记，造文笔于其巅”。②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起，李

氏又因为冷水坑山场而卷入到一场诉讼中，“经三十余载”，“以致山败息薄”。③

在这场李氏未能再次取得胜诉的纠纷中，与李氏对峙的另一方主要是从事表芯纸

贸易的客籍商人等。这场诉讼在嘉庆二年李荣陛纂修高村东房谱时，因“此案未

结，故不录”，但案件所折射出来的李氏宗族的困境，颇能反映出正在变迁过程

中的清中叶社会景象。 
五 简短的结论 

本文的论述，主要依据的是刻印于光绪三十二年《万载高村李氏谱（东房）》。

这部文献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历经了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和光绪等诸多时

代的层累叠加。根据本文的讨论，嘉庆二年的初修房谱是在这些层累的叠加中最

为核心的一次建构。这次族谱的纂修过程，也体现出清中叶嘉道时期的社会特性

和时代特点： 

1.宗族的发展与分化。清中叶的嘉道时期，是中国宗族史上需要特别关注的

一个时期。尽管明中叶的礼仪改革促进了宗族与祠堂的普及，但祠堂林立现象的

最终形成则是在清中叶。此一时期不仅有合宗而建的宗祠，也大量出现了各房支

分建的房祠。
④本文表二的数据统计表明，宗族发展的这一时代特性，同样也反

映在族谱的编修上。嘉道修谱次数的增多，固然是宗族发展的体现，也与这时的

宗族分化有关。高村李氏东房谱正是在修联宗的《万载李谱提要》的同时进行的，

李荣陛为其作序的高城王氏也是决定独修房谱（支谱）。道光十六年（1836），

有着“辛半县”之称的万载辛氏宗族也正式分为长、幼房各修房谱，则是嘉道时

期宗族分化现象的最典型事例。
⑤ 

2.士绅在地域社会的影响。李荣陛作为清代万载县的第一位进士，其对于万

载族谱的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到了清末已经为地域社会诸士绅效仿的典范。 

3.商人的兴起。类似于李荣陛这样的地方士绅的影响力，较多的还是局限于

礼仪和文献方面。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商人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凸显。高村李

氏在乾隆后期开始的危机，正是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繁荣有关。借助乾嘉时期

大量新兴的市镇，商人群体也逐渐进入了地域社会的权力格局。 

                                                        
①
李荣陞：《贺兄弟得买凤凰洲》，光绪谱，曾卷《家集·廷荐公》,第 4 页。 

②
饶继光：《文峰记》，同治《饶氏族谱》。 

③
《冷水坑案纪略》，光绪谱，元卷《公据》。 

④
参见拙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第 2 章第 4 节，南开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民国三十五年（1946）《万载辛氏幼房谱》，卷尾《历届谱序书后及跋》。 



4.清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兴起，也为清初以来进入的移民群体提供

了良好的契机。这些闽粤移民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也积极参与到地域社会

的书院建设、宗族建构乃至科举竞争中。 

5.李荣陛的宗族教化实践，依据的主要是乾隆初年陈宏谋在江西推行的多项

教化措施，而且这一现象在万载邻境的醴陵等地也颇为流行。这种教化实践的结

果，如修谱格言、谱论等等，一直都出现在此后万载各姓族谱中，充分体现了国

家力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145—

170页。） 


